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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時間」和「空間」是構成宇宙的先驗條件，也是一切存有物存

在的基本要素。時空是人認識世界與自我的依據，使個體能將活動及

經驗的認知納入一個有秩序、組織的結構當中加以理解，換句話說，

人類一切的理性和感受活動，都必須在時、空的基礎上才有發展的可

能。  

中國很早便建立起時間、空間的概念而為之定名，最早的文字記

載見於《管子》的＜宙合＞篇，其中「宙」、「合」分別指時間、空間，

《淮南子‧原道》云：「紘宇宙而章三光。」高誘注：「上下四方曰宇，

往來古今曰宙，以喻天地。」 1則以空間為「宇」、以時間為「宙」，並

進一步點出空間與時間二者的屬性。  

現代人對時間、空間的研究則有更進一步的理解，將時空概念區

分為二個面向，一是物理上的時空概念，一是認知上的時空概念。前

者指的是可以物理標準檢驗的「物理時空」，亦即人們所置身的現實世

界，後者指的則是透過人們認知後、反映於心裡的「心理時空」，是隨

著每個個體不同視點、不同背景而有所差異的。 2這二者的存在彼此互

相依存，即時空概念既不可能離開現實世界，亦不可能脫離人的主觀

心境而存在。它們所傳達出的「真實」亦是不同層次的。站在現象學

和認知心理學的觀點而言，後者毋寧是更具有意義的。而時空意識 3的

定義即是個體覺知、感受外在時、空後，所衍生的對時空的主觀認知

內容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心理時空」。  

文學是個人情志之反映、思考活動之產物，自然也以時空框架為

其構成之基本要素，個人在詮釋自我時空經驗時，必然依循著其理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《淮南子‧總體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 1 9 5 7 年），頁 1。  
2  結構主義派心理學家狄區納認為存在著兩個不同的世界，一個是物理世界，一
個是心理世界。物理世界是事物的原初存在，它完全不依賴於任何特殊的個人

經驗，物理世界是對象的客觀的原本的存在，而心理世界則是人對物理世界的

體驗，其主觀性是很強的。詳見：狄區納，《系統心理學緒論》，（臺北：昭明

出版， 2 0 03 年）。  
3  「意識」是哲學及心理學的名詞，其義同於意識狀態，指個體對自己身心活動
知覺了解的歷程。是個體與環境互動時，對自己所作、所想、所感、所知的內

在的、主觀的了解。參見：張春興，《張氏心理學辭典》（臺北市：東華書局，

1 9 86），頁 1 4 9- 1 5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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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的的習慣知識，而詮釋自我時空經驗的同時，也同時賦予其筆下

時空經驗獨特的意義。4文學語言所構成的正是滲透了創作者主觀色彩

的「心理時空」，在這幅心靈圖景中，個人對自我定位的認知便透過其

與外在世界的對應關係呈現出來。被化入文字的心理時空，往往會衍

生出更多不同的變化，創作者可以化百代於一瞬、變天涯若比鄰，將

現實與回憶、目遇與想像的時空紛然並陳於文字之中，其中虛實交錯

的時空意識，正曲折地展現出個體看待世界自我的方式，因此研究詩

歌中時空要素的構成情形，實有助於理解創作者對自我生命的省思情

形。  

值得注意的是，時間和空間的關係是休戚相依的，若然沒有時

間，世界只是一幅凝定不動、毫無生機的空洞風景；若然沒有空間，

時間的行進也就失去了顯影的憑依 5。因此在討論作品中的時空意識

時，不可能完全將時、空二者獨立分割來看，在人的認知裡也是如此，

時、空的概念時有相通之處，從語言的使用上就可看出端倪，時間、

空間的單位或描述常被交錯使用，例如：「遠古」、「近世」等。  

以下，本章將嘗試探討貶謫詩中呈現之時空意識，試圖探究貶謫

詩人在面對仕途不遂、未能得志的生命處境時，如何自我安頓的情形。 

 

第一節 北宋前期貶謫詩之時間意識及意涵 

一、時間意識及其感情內涵  

時間是抽象的存在，個體對時間的感知，源自對空間變化的覺

察，「時序」及「時值」則是個體藉以認知時間的兩個向度，時序指時

間的序列（ ser ies）狀態，建立在「過去－現在－未來」的線型認知結

構中，代表字詞如：「朝」、「暮」；「今」、「昔」等；時值意謂時間的長

短狀態，代表字詞如：「久」、「暫」；「遲」、「速」等。「自然時間」的

 
4  張嘉純，《漢魏六朝辭賦中的遊仙題材研究》，2 0 01 年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
研究所碩士論文，＜第五章 遊仙時空之探討＞，頁1 3 9。  

5「就像對一切抽象事物的知覺模式一樣，我們必須透過實存空間中的具體物象，

閱讀時間「經過」的痕跡。這些物象，就是時間的載體，引導我們知覺時間。」

見：李清筠，《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》（臺北市：文津出版社， 2 0 00 年），頁
2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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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值、時序是恆定的，《論語‧子罕》篇記載：「子在川上，曰：『逝者

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』」其中「逝」與「不舍」呈現時間一往無返的本

質；而「心理時間」的時值則因個體主觀心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。  

由於時間意識深受個體主觀感受的影響，故個體的時間意識常反

映出人情化的特徵。李澤厚提出「時間感情化」之觀點，以為時間的

綿延或頓挫、存在或消亡，總是與情感連在一起的。如果時間沒有情

感，只是機械的框架和恒等的蒼白；如果情感沒有時間，那是動物本

能和生命的虛無。 6時間與感情的結合，使生命經驗因著時間的存在感

更顯得靈動豐滿，正如宋代畫論家郭熙所描述的：  

真山水之雲氣，四時不同，春融怡，夏蓊剎，秋疏薄，冬黯淡。

盡見其大象而為斬刻之形，則雲氣之能度活矣。真山水之煙嵐，

四時不同：春山淡冶而如笑，夏山蒼翠而如滴，秋山曼脩而如

狀，冬山慘淡而如睡。畫見其大意而不為刻畫之跡，則煙嵐之

景象正矣。7 

四季「如笑」、「如滴」、「如狀」、「如睡」的不同景象，正是融冶了人

主觀情意後所映射出的形象。從此一觀點出發，本段將先從時值及時

序感知的二個側面切入，分析北宋前期貶謫詩所呈現之時間意識及其

對應的感情內涵。  

（一）時值的感知 

1 謫居生活的漫長感 

貶謫詩人的生活時間往往呈現一種閑散、漫長感，在其詩作中亦

常以「閑」字來概括對謫居生活的時值感，「閑」字常伴隨著「長」字

一起出現，如：「白日只為閑人長」（歐陽脩，＜青州書事＞）、「玉塵

閑揮白日長」（歐陽脩，＜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＞）等，職微、事簡

或所處之地偏遠都是貶謫詩人感到時間被延伸、拉長的主因，如：「官

散無所事，度日多閒隙。」（唐介，＜碧落洞＞）「郡僻青山合，官閑

白日長」（＜歲暮感懷貽馮同年中允＞）等詩句的描寫。身居閒職、公

 
6  李澤厚，《華夏美學》（臺北：時報， 1 9 89 年 4 月）。  
7  郭熙，《林泉高致‧山水訓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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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清簡，以致空暇時間增加使得時值彷彿被延伸；由於所處之地的偏

僻荒涼、空間感的加深連帶亦使時值的心理向量被拉長了。在時間的

延長感裡則隱藏著貶謫詩人各異其趣的感情內涵及生活態度。一類情

感表現為無奈、焦慮，以王禹偁為代表，其詩中每每強烈流露對「閑」

的強烈失落感，如：以下諸詩所述：  

謫居不敢詠江蘺，日永門閑何所為。多謝昭文李學士，勸教枕

籍樂天詩。左宦寂寥惟上洛，窮愁依約似長沙。樂天詩什雖堪

讀，奈有春深遷客家。 （＜得昭文李學士書報以二絕＞）  

謫居京信斷，歲暮更淒涼。郡僻山青合，官閑白日長。燒烓侵

寺舍，林雪照街坊。為有遷鶯侶，詩情不敢忘。（＜歲暮感懷貽

馮同年中允＞）  

知州宅畔繁如雪，錄事廳前落似梅。副使官閑花亦冷，至今未

有一枝開。一郡官閑唯副使，一年冷節是清明。春來春去何時

盡，閑恨閑愁觸處生。（＜清明日獨酌＞）  

詩中以「寂寥」、「淒涼」、「冷」、「冷節」烘托全詩，使「閑」的時間

感帶著窒悶的冷寂淒清，詩人並以「閑恨」、「閑愁」點出自身對「閑」

的厭棄、愁悶情緒，呈現一種無事可為、只能徒任光陰虛擲的無奈感。

陳堯佐的＜赴潮陽倅＞也傳達出相似的心理感受：  

沈醉猶難別帝州，滿城春色重淹留。公閑預想消魂處，望闕頻

登海上樓。休把空言較短長，算來齊物也無妨。蠻民解唱昇平

曲，願領閑愁入醉愁。 

「望闕頻登海上樓」此一動作透露詩人對京闕、功名的懷念是他因閑

而生愁的原因，試觀陳堯佐的＜天聖間入參大政復寄題二章＞云：  

羅浮山下郡，樓閑枕滄溟。誰得閑中意，清風野吏亭。 

山好曾留句，城高復創亭。登臨千萬境，誰與畫為屏。 

當時堯佐官拜樞密副使、參知政事，正獲大用的心境自又不同，此時

對「閑」的感受成為另一種不同於謫居時的閑愁、而是與自然之美融

洽為一的愜意情緒。文同的＜山城秋日野望感事書懷詩五章呈吳龍圖

＞亦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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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力雖難敵楚騷，賦詩常亦在秋多。自然野思元無限，不爾閑

愁可奈何。要路故人皆廢忘，偏州佳客少經過。明時且為貪榮

祿，豈學湘纍便九歌。  

「明時且為貪榮祿」呈現詩人再獲重用的心願，這些詩中對「閑」的

愁緒，實隱含一種意欲以才效時、無奈志不得伸的深層心理。  

另一類對貶謫時期的閑居觀感則截然不同，呈現出怡然自適的豁

達心境，如范仲淹的＜蕭灑桐廬郡＞云：  

蕭灑桐廬郡，烏龍山靄中。使君無一事，心共白雲空。蕭灑桐

廬郡，開軒即解顏。勞生一何幸，日日面青山。蕭灑桐廬郡，

全家長道情。不開歌舞事，遶舍石泉聲。蕭灑桐廬郡，公餘午

睡濃。人生安樂處，誰復問千鍾。⋯⋯蕭灑桐廬郡，身閑性亦

靈。降真香一炷，欲老悟黃庭。蕭灑桐廬郡，嚴陵舊釣臺。江

山如不勝，光武肯教來。  

通篇流露一種蕭灑快意的情懷，「使君無一事，心共白雲空」中的空不

是空寂，而是一種無所牽絆、悠然自得的精神狀態，所以詩人在接觸

外界時，能夠感知事物的美感及趣味，時間的延長感伴隨的不是仕途

不遂、光陰虛度的焦慮愁悶，而是一種能夠融入所處之地民情生活、

豐富充實的生命喜悅。  

寇準在＜岐下西園秋日書事＞云：「身閑心自泰，何必濯滄浪。」

則「閑」非但不再是被棄置不用的苦悶，還進而成為超脫仕途困蹇的

能量，這是對屈原以降貶謫作品所承繼的苦吟傳統之突破，歐陽脩亦

有類似觀點，他在＜與尹師魯書＞中嘗批判前世之人「及到貶所，則

慼慼怨嗟，有不堪之窮愁，形於文字，其心歡戚，無異庸人。」8認為

志於道不能安貧處窮、卻作慼慼之文者只是庸人。＜啼鳥＞一詩便表

現歐陽脩對此信念的實踐：  

⋯⋯我遭讒口身落此，每聞巧舌宜可憎。春到山城苦寂寞，把

盞常恨無娉婷。花開鳥語輒自醉，醉與花鳥為交朋。花能嫣然

顧我笑，鳥勸我飲非無情。身閑酒美惜光景，惟恐鳥散花飄零。

 
8  ＜與尹師魯書＞，收入《歐陽脩全集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 9 8 6 年 6 月第 1 版），
頁 4 9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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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笑靈均楚澤畔，離騷憔悴愁獨醒。  

歐陽修作此詩在慶曆六年，當時他被貶知滁州，寫下「可笑靈均楚澤

畔，離騷憔悴愁獨醒」二句表明他對以處窮為悲的騷人傳統的不認同

感，歐陽脩雖被貶官遠謫，仍能自得其樂、與花鳥為朋，「身閑酒美惜

光景」呈現一種不為現實遭際的心靈自由。祖無擇在謫居袁州時期所

寫的＜袁州慶豐堂十閑詠＞，更是直接以「閑」為主題入詩：  

吏散鈴齋掩，閑眠到日斜。無端是春夢，容易繞京華。  

鄭聲良可厭，閑抱七絲琴。欲識調絃意，理人先理心。  

年長身多病，閑鈔已試方。未甘先犬馬，畢命報恩光。  

青山日相對，閑看白雲生。誰謂無心出，中含濟物情。  

曉按三杯後，閑烹北苑茶。色香俱絕品，雪泛滿甌花。  

扁舟賓客少，閑作道家裝。跡靜心還靜，逍遙覺日長。  

雨霽輕埃息，閑吟面曲池。遊鱗時蒔擲，雙破碧漣漪。  

朝來因試筆，閑答故交書。莫怪音塵絕，吾心與世疏。  

漸老無功業，閑思惜壯年。桑榆如有得，猶可勒燕然。  

晴軒足清趣，閑與鶴開籠。寄語北山侶，無驚蕙帳空。  

「閑」在其筆下已經融入衍生為生活百態，在「閑」中可以體驗各種

日常活動的情味：品茶、遊歷、求道；亦可進行生命的「理性」反思、

觀照：觀物之理、思己之志，詩中的「閑」蘊含著一種逍遙自適、無

入而不自得的意涵，而在詩人多層面的運思下，「閑」已不僅是一種單

純的直覺感受，而逐漸透露出一種理性的思惟來。 

2 有限生命的侷促感 

是當時間之逝對應至個體生命時，生命的有限性──「死亡」便

被彰顯了，因此在面對時間的推移現象時，個體常常不可避免地產生

一種「傷逝」的悲哀與焦慮感。正如容格爾在《死論》中所說的：  

每個人的生命時間都具有自己獨一無二的重要性。它不能被任

何東西取代。在每個人扮演的特定角色中，他或許可以被取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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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他的曾在始終不可替換。 9  

死亡意味著生命的消解，個體存在的獨特性意義亦隨之灰飛煙滅，因

此人對死亡不免普遍存在著哀傷關注，這種關注正源於人類對於生存

的本然眷戀。 1 0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亦常呈現這樣的時間意識，詩人

每以「急」、「忽」、「驚」來暗示時間流逝之倏忽難測，像：「芳時同夢

幻，急景如奔流。」（寇準，《成安感事》）「風雲淒已高，歲月驚何邁。」

（《交往的空間太狹小了。》）而在時間的急倏奔流中映照出的常是詩

人日益衰頹的影像，如：「情懷漸變成衰晚，鶯鑑朱顏驚暗換。」「光

陰催晏歲，牢落慘驚飆。白髮新年出，朱顏異域銷。」這些句子隱含

著一種對時間之逝、己身之衰皆無法掌握、無法改變的深沈慨歎。  

在生命有限的侷促感中，貶謫詩人憂懼的焦點往往並不僅限於死

亡本身，像劉摯的＜偶吟＞、王禹錫的＜遣興＞、歐陽修的＜曉發齊

州道中二首＞：  

平昔名場氣吐虹，青袍霜鬢老湘東。舊交半在雲霄上，壯志都

銷水石中。（＜偶吟＞）  

芳時同夢幻，急景如奔流。念我何為者，年來生百憂。⋯⋯貧

居負勝事，壯歲傷羈遊。臨民慚墨綬，垂釣思滄州。（＜遣興＞） 

百年身世片時間，況是多愁鬢早斑。貧有琴書聊自樂，貴無功

業未如閑。（＜曉發齊州道中二首＞之一）  

國恩未報身先老，客思無憀歲已昏。誰得平時為郡樂，自憐痟

渴馬文園。（＜曉發齊州道中二首＞之二）  

「壯志都銷水石中」、「壯歲傷羈遊」、「貴無功業未如閒」、「國恩未報

身先老」表現他們憂心的焦點是老之將至而功業未成。即使如歐陽修

能以道自樂、不以處為悲者，對此仍未免流露慨歎情緒，這是因為「澤

世濟民」的理想始終構成這些士大夫生命的核心價值，詩人雖能不以

一己際遇之窮厄、生活環境之困蹇為悲，但是卻不能不對生命志業、

理想價值之未能實現感到悵然，平居之樂雖能消解生活之短暫困頓，

 
9  容格爾，《死論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 1 9 9 2 年），頁 1 2 7。  
1 0  同註 6，頁 1 4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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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究無法紓解生命的終極憂患。因此生活之閑與生命之促隱然構成一

種微妙的對比與矛盾，「閒」的時間感是被延長的，「促」的時間感則

是緊迫的，二者總是在貶謫詩人心中反覆發揮著作用。  

貶謫詩人亟欲在有限生命中自我成就，然而卻受到現實處境的限

制，於是部分詩人進而思索時間與生命本質的問題，試圖消除對生命

之促的焦慮，達到心靈的安頓，此時的作品就流露出一種哲理性意涵。

如王禹偁的＜酬楊遂＞一詩：  

⋯⋯伊余亦左遷，諷之心無憀。人生一世間，否泰安可逃。姑

問道何如，未必論卑高。自古富貴者，撩亂如藜蒿。德業苟無

取，未死名已消。豈期顏子淵，不朽在一瓢。推此任窮達，其

樂方陶陶。達則為鯤鵬，窮則為鷦鷯。垂天與巢林，識分皆逍

遙。  

其詩融合儒家安貧觀點及道家隨分逍遙的處世態度，但所追求的仍是

有限生命在此世的安頓法則；另一類貶謫詩作則意圖藉著游仙觀點追

求有限生命的超越、詩中往往流露對永恆時間的企慕，如的梅詢＜武

林山十詠＞中的＜煉丹井＞一首：  

仙翁道未成，棲神在巖石。酌彼山下泉，窮年煉金液。洞陰春

始綠，苔甃秋涵碧。細慕不可期，憑欄望鳧舄。  

詩人試圖對仙界的探訪、暗示著對彼界的嚮慕之意，也將此界生命不

可得的永恆寄託於不可測的彼界。  

（二）時序的感知  

1 四季流轉的情境  

季節總是伴隨著空間的流轉變化，易於令人覺知，是故四時常常

被引入文學作品之中，而四時的描寫也必以空間內物形的流轉作為媒

介體現。四季的情境在文學中或作為背景點染作品的氣氛、或作為書

寫主題展現其生動的情態，總是發揮著關鍵的作用。北宋前期部分貶

謫詩人，承襲晚唐以來晦澀哀愁的文風，在描寫季節多表現悲恨愁苦

的氛圍，如寇準＜秋興呈裴李二同年＞、＜冬日偶成＞；宋庠的＜相

州春日＞、＜河陽秋思六首＞、＜歲暮北亭懷子京宛丘二首＞；宋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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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＜中山立秋＞⋯⋯諸作，茲引數首為例：  

秦川春婉晚，漢水路迢遙。不待憑危檻，離魂已暗銷。（寇準，

＜有懷＞） 

嶺外突蒸當盛暑，雨餘新館覺微涼。最憐夏木青陰合，時有鶯

聲似故鄉。（寇準，＜臨海驛夏日＞） 

搖落江都城，風塵宛丘道。天涯遙相望，離思何草草。 

在這些詩中秦川春景、夏日鶯聲、草木搖落，無不牽動詩人之離思鄉

情，詩裡四季之景只是觸發詩人情感的媒介，寄寓於景物內在情感的

特質尚不明顯，而在其他作品中，詩人情感與內在景物的特質則被有

機地聯繫了起來，如： 

歲晚亂山外，野望誰能同。寒沙明夕照，敗葉驚西風。孤煙暝

汀樹，霜氣高秋空。徘徊念前事，旅恨良難窮。 

正是旅愁悲遠宦，況逢邊塞向殘年。輪蹄影絕冬深路，鳥雀聲

稀雪後天。探騎經旬無使客，戍樓終日有烽煙。病來無復拈罈

酒，獨向虛窗盡日眠。  

秋物自能晚，秋聲何足悲。歡應隨壯去，病已與衰期。斗遠終

難挹，天高不易欺。此心丘壑戀，匪石恐難移。  

西風萬里至，曠然天地秋。暮雨生夕涼，百蟲鳴啾啾。楚山曉

蒼蒼，楚水亦悠悠。騷人試登臨，感物增進憂。  

其中對景物衰敗形象的細膩描寫，與詩人的內在情感相呼應，「敗葉」、

「孤煙」、「輪蹄影絕」、「鳥雀聲稀」的形象是落寞蕭索的，恰可對應

詩人的「旅愁」、「旅恨」，呈現烘托渲染的作用，從這些作品裡可看到

「悲秋」傳統書寫模式的影響：秋景總易喚起詩人淒苦悲哀的情緒記

憶，隨著秋日萬物凋落、西風捲地的景象，詩人最易興起年華不復得、

生命漂泊不定的慨歎。宋祁在＜古意＞一詩中，則更直接將秋葉與自

身的游宦生涯作進一步的比擬：  

薄宦若秋葉，飄然去林枝。盲風不我愛，吹角清淮湄。淮南苦

憀慄，九月繁霜飛。晚蕙相為歎，崇蘭偕此衰。凋落雖云苦，

芬香終不移。但願陽春動，要當三秀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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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詩中，物與人的形象被等同起來，表面雖寫物的形象、實則在寫己

身的遭遇，託物以寄寓自己的心境與懷抱，寄概遙深、格外耐人尋味。

「晚蕙相為歎，崇蘭偕此衰。」則暗中結合並轉化了屈賦的香草比喻

系統，賦予秋葉新的形象及文學意象，並從中委婉傳達自己雖謫放在

外但仍不改德志的想法。  

另一類不以貶謫為悲的詩人，在描寫四季情境時，往往能跳脫貶

謫文學慣見的悲怨模式，如：韓琦的＜并塞晚秋＞一詩： 

莫賦悲哉學楚騷，塞庭秋色一時高。霜嚴獵衛鷹權峻，風入弓

膠士氣豪。對月清吟森玳瑁，吹花芳酌醉葡萄。汾波照骨銀河

淡，曉夕寒光助帳刀。  

其時韓琦因慶曆新政失敗被罷職外放，輾轉徙至并州，詩的第一句即

明言「莫賦悲哉學楚騷」，可知韓琦亦不認同楚騷的悲怨傳統，在他筆

下的秋景於清冽中又帶著一股豪放的氣息。韓琦寫詩向來即多歡樂少

哀怨，他的＜落葉＞一詩，對落葉的觀感即不同於以往文學的傳統書

寫模式，並以理性思維看待時序變化與人事遭遇的相通性，顯現宋詩

言理、以故為新的文字特色。范仲淹的＜和章岷從事鬥茶歌＞一詩則

更將風物特色與春日的歡樂氣息結合起來：  

年年春自東南來，建溪先暖冰微開。溪邊奇茗冠天下，武夷仙

人從古栽。新雷昨夜發何處，家家嬉笑穿雲去。⋯⋯眾人之濁

我可清，千日之醉我可醒。屈原試與招魂魄，劉伶卻得聞雷霆。

盧仝敢不歌，陸羽須作經。森然萬象中，焉知無茶星。商山丈

人休茹芝，首陽先生休采薇⋯⋯  

則以歡樂繽紛的春日景象為始，帶出閩南一帶「鬥茶」活動的熱鬧氣

氛，詩末范仲淹興之所至甚至呼喚夙昔因罪流落或際遇潦倒之古人一

同感受歡樂氣氛，帶有一種欲滌淨亙古以來遷客憂思不平之氣的豪邁

心胸。  

2 生命今昔的流動  

生命是一個持續性的歷程，個體對自己存在的認知是無數個由昔

至今的印象片斷累積而成的，處於貶謫生涯時，詩人往往會回憶起以

前的生活，將此刻的我與過去的我聯繫起來，無論是從現在溯及過去，

抑或是由過往思及當下，都是自我生命歷程的反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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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詩人在貶謫之初或者對異地有強烈的距離感，但隨著年月既

深、融入當地生活後，亦漸能以另一種新觀點、開放的心胸看待貶謫

之地的物象，像王禹偁的＜齊安郡作＞：「憶昔西都看牡丹，稍無顏色

便心闌。而今寂寞山城裏，鼓子花開亦喜歡。」便透過今昔的對比呈

現自己心境及生命的轉變情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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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北宋前期貶謫詩之空間意識及意涵 

空間的結構是立體的，空間知覺建立在「上─下」、「左－右」、「前

－後」的三維認知結構中。地理學上所談的空間著重於客觀的空間定

位，而文學研究所談的空間著重於主觀的「心理空間」，是一種亦即大

衛哈維所指的：  

是一種透過個人主觀經驗構成的心靈上的空間和地圖，在其中

蘊含個體想像中的『真實』事物。在廣大的空間中，透過個體

認知的投射，每一存在物都有了獨特的意義，形成一種個體的

『自我中心空間』⋯⋯  

文學作品裡的「心理空間」描寫較「心理時間」有著更多層次的變化，

由於文字書寫有其局限性，無法將創作者眼中所觀、心中所想之景象，

立時鉅細靡遺地全面展露在讀者眼前，只能透過創作者視點的轉換、

移動，以歷時性的方式逐漸構築整個空間的面貌，然而這個空間的面

目已經透過創作者的想像而產生變形。而創作者視點的選擇、移動的

歷程，便透露了他的主觀情志與心理內容。 1 1  

本節擬對擬分兩個方面來討論：分別從貶謫詩中自我空間的建構

及空間意識的表露來探究詩人面對貶謫處境時自我安頓的方式。  

一、自我空間的構築  

正如巴舍拉所說的： 

空間並非填充物體的容器，而是人類意識的居所。12 

主體與空間的存在息息相關，主體活動因空間顯現其意義，而空

間的構成亦滲透著主體的思維，主體活動也因空間方能顯現特別的意

義。貶謫詩人在踏上異鄉土地時，必然要在陌生的環境裡構築新的自

我空間，以求得生命的自我安頓，在詩人構築空間的過程中，他對空

間的布置、功能的認知、價值內涵的投射⋯⋯等等，往往透露了符應

 
1 1  詩歌的空間觀念表現較為單純，其所顯示的形象是「單向」的，只集中顯現個
別作者的空間意識與觀念，並依照詩句進行的先後順序逐一呈現詩人對物象形

態變化的概念。參見：鄭毓瑜，＜賦體中「遊觀」的型態及其所發展的時空意

識──以天子游獵賦、思玄賦、西征賦為主的討論＞，《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

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 1 9 9 6 年 12 月。  
1 2  巴舍拉，《空間詩學》（臺北：張老師出版， 2 0 0 3 年），頁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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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價值觀的思維，以下將分別由「構築」之意義、價值之投射、功

能之呈現三方面來分析貶謫詩人內在的價值觀。 

（一）「構築」之意義 

觀察北宋時期的詩作，發現大部分的貶謫詩人每至貶所，往往積

極構築一個新的空間，「構築」的方式包含多種類型，可能是從無到有

的「建構」、也可能是以前人遺址為基礎作「修葺」、也可能是有意、

無意間「尋訪」到的。這個過程對貶謫詩人有其重要的意義，構築一

個自己認同的自我空間，是藉由對空間的掌控權獲得一分歸屬感，等

於在陌生的土地上設置了一個對自己別具意義的空間座標，確定了自

身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。 

從無到有的「建構」，無論地點的選擇、擺設的呈現、空間的名

稱都經由構築者之手，構築者的價值意涵得以具體且完整的呈現；以

前人為遺址的修葺，構築者往往懷抱恢復文化價值的心態及撫今思古

的歷史意識13；尋訪而得的空間則往往帶有一種不期而遇的驚喜感。 

（二）價值之投射 

1 命名 

空間的構築過程往往挹注了構築者本身的價值觀念，最明顯的特

徵表現在空間的命名上，為空間定名等於確立自身與空間的內在聯

繫，而且名字往往帶有主體個人的主觀價值。據《玉壺清話》所載，

徐鉉在晚年遭道安搆陷，被貶靜難軍行馬任上之事： 

徐鉉後端居不出，銘其齋以自箴：「爰有愚叟，棲此陋室。風雨

可蔽，庭戶不出。知足為富，娛老以佚。貂冠蟬冕，虎皮羊質。

處之恬然，永終爾吉。」 14 

 
1 3  尹洙，＜襄州硯山亭記＞：「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，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，
其仁矣乎！⋯⋯」滕宗諒，＜岳陽樓詩集序＞：「況僕忝宰於今，旦暮為湖山

主事，弗慮乎一旦眾作與橈棟同淪委，則後之議我者以為何如？」即皆表現出

對歷史人物及遺跡之重視。  
1 4  《玉壺清話》卷八，頁 7 9。《全宋文》亦收有此文，然字略有更易：「爰有愚
叟，棲此陋室。風雨可蔽，戶庭不出。知足為富，娛老以逸。貂冠蟬晚，虎皮

羊質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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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其自箴內容，可知徐鉉以「靜齋」 15為名，帶有戒躁慎動、靜

以自守的意味。顯示詩人於晚年遭貶後，欲求遠禍全身以終老的意向，

因此所命之名便帶有自我警惕的意涵。 

另外一種常見的命名方式則帶著自我期許的意涵，陳堯佐因「失

律京府，奔命海上」，任潮州通判時，曾建有一獨遊亭，他在＜獨遊亭

記16＞中自述建亭始末及命名原由： 

余既至，即闢公宇之東偏古垣之隅，建小亭焉，名曰「獨遊」。

清江照軒，疊巘堆望，几案琴酒，軒窗圖書，是獨也，不猶愈

于人之嗷嗷者乎？嗚呼，人非獨則近乎辱，道非獨則牽乎俗，

所謂周而不比者，斯人歟？余聞或者之說，不果承命，又懼潮

之民謂余悒悒而來，而獨善也，故載其說于屋壁。17 

「獨遊」一詞帶有道德價值的內涵，「人非獨則近乎辱，道非獨

則牽乎俗」是圍繞著「君子周而不比」的觀點而來的，呈現詩人希望

以「獨」自處、不合流俗，完成內在的德業修習，所構築的空間呈現

一種內向靜得的特質。至於蘇舜欽的＜滄浪亭＞之名，則是取自屈原

的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； 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」對

應自己同樣因罪放逐的處境及心情。 

除命名外，從空間形象的配置及功能的呈現，亦可以看出貶謫詩

人的價值觀。陳堯佐的＜獨遊亭＞的空間擺設是：「清江照軒，疊巘堆

望，几案琴酒，軒窗圖書」，結合了自然景象與人文器物，即顯示人文

與自然價值並重的空間概念。相對於陳堯佐嚮往「獨遊」靜思自得的

情味，歐陽脩則建構「豐樂亭」，希望能藉與群眾同遊、從人我關係的

和諧互動中，感受真正豐盈的快樂。18 

 

 
1 5  《說文》「齋」字云：「齋，戒絜也，從示 省聲。」段注曰：「《祭統》曰：齋
之為言，齊也。齊不齊，以致齊者也。齋戒或析言：如七日戒、三日齋是，統

言則不別也。」以齋為居室之名本已有戒飭之意。  
1 6  查《全宋詩》，陳堯佐僅在＜憶潮陽＞一詩中曾提及獨遊亭，而且是以回憶的
形式：「東西樓閣與雲齊，天際孤煙認惡溪。記得幽人舊吟處，獨遊亭在野橋

西。」  
1 7  ＜獨遊亭記＞，《全宋文》，卷一九六，頁 3 8 0 - 38 1。  
1 8  同註 1 9，頁 2 7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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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類型之呈現 

在貶謫詩作中，最常出現的一種空間即為遊賞空間，遊賞文學（或

稱山水文學）是中國詩歌的一大主題，貶謫詩人藉著山水之遊賞可紓

解生存的困頓及危機感，這種因憂而遊的儀式是將生存的困頓、生命

的困阨總結為空間的阨迫、時間的短促，將「士不遇」的憂鬱心境，

轉入神話象徵儀式之「遊」。19自屈原以降，人世的遨遊即成為貶謫官

員藉由空間移易而解消憂懷的一種普遍方式。遊賞空間包含各種不同

樣貌，貶謫詩人每在不同的空間裡獲得不同的慰藉、滿足其不同的需

要。 

1 自然山水 

在詩人筆下的自然山水，是一個詩人自適自足的小宇宙，山水形

象之美可以令使詩人賞心悅目，山水形象所呈現的生命精神氣韻，則可以令人領悟

到宇宙生命本體的真義，體會物我關係的和諧、達到一種自由逍遙的心靈境界。北

宋前期貶謫詩所呈現的詩人與山水間的關係往往是和諧融一的：鄭文

寶的＜郢城新亭＞：「每到新亭即厭歸，野香經雨長松圍。四簷山色消繁

暑，一局棋聲下翠微。」個體活動因與自然空間最後相融為一，呈現的個體心

靈是自由自適的。 

 

2 人文建築 

在遊賞的過程中，亭、臺、樓、閣等人文建築是詩人們駐足遊歷

的重要據點，這些建築共有的特點在於其有一休憩的空間，詩人可以

在此長時間的賞玩駐足，宛如一世外的桃源，心靈的休憩空間，隔絕

了塵寰與自然之境、世俗與世外的二個世界，另一特點是居高俯下，

詩人以此為據點，可以廣覽四周的美景，「登高消憂」是王粲＜登樓賦

＞傳下的書寫傳統，也應是詩人登高行動中的心理因素之一。陳堯佐

＜鄭州浮波亭＞：「碧玉波光四面寒，虛空簷宇出林端。塵埃未到交遊

絕。」夏竦＜狎鷗亭＞：「元化平分荷大鈞，左符新刻玉為麟。南湖特

地栽桃李，擬伴沙鷗熙過春。」滕宗諒＜翠光亭＞：「千古江山好樹新，

 
1 9  李豐楙，《憂與遊──六朝隨唐遊仙詩論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 1 99 6 年 3
月初版），頁 8。  



80 
  北宋前期貶謫詩研究 
 

翠光亭上一傷春。碧波無盡愁無盡，留與今人復後人。」都向讀者展

示了一處處清美的景象，透過閱讀詩中空間的流轉，讀者彷彿也參與

了一個完整的遊賞歷程。 

另一方面，如果這些建築是帶有歷史意義的古蹟，像歐陽修的＜

峴山亭記＞：「山故有亭，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。故其屢廢而復興

者，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。」又如梅詢的＜翻經臺＞：「靈運

曾此臺，暸心住幽寂。重繹葉上書，深藏林中跡。遺文傳竹素，野蔓

侵苔壁。登覽平未休，蒼山日將夕。」宋祁＜疊嶂樓＞：「雷射盤西北，

高樓勝覽並。景閒思謝守，名重擬宣城。天闕雲來緩，等微鳥去輕。

客憂銷更有，須到此中傾。」＜疊嶂樓＞：「謝公城上謝公樓，百尺闌

幹挂斗牛。碧瓦萬家煙樹密，蒼崖一檻瀑泉流。波光灩灩前溪滿，楋

影亭亭古寺幽。此地近除新太守，綠窗明月為君留。」范仲淹＜釣臺

詩＞：「漢包六合嬰英豪，一箇冥鴻惜羽毛。世式功臣三十六，雲臺爭

似釣臺高。」觀者更可藉懷想達到古往今來人物的接通，獲得「人文」

或「歷史」的價值意義。 

二、生命意識之顯露 

（一）對帝都的渴慕 

士人因罪遭謫、遠放外地，不僅是位階的下降，脫離了統治集團

的核心，從文化空間來看，更是遠離了文化、權力中心，成為被邊緣

化的一群。故詩人往往用「荒」、「僻」、「狹」、「遠」來指稱自己身處

之地，像是：劉兼：「邊郡荒涼悲且歌。」宋祁：「西北天根遠，東南

地脈浮。」富弼：「偏州地狹民事簡。」這是以帝都的地理位置為中心

而言的，由帝都為中心點向四周輻射，距離越遠之地在地理、文化二

層面越被視為偏僻、落後，恰如王禹偁所說的：「洛南遷客堪羞死，猶

望量移近帝城。」在只要能夠調任到靠近帝都之處，在貶謫官員的心

裡即是蒙恩加赦了。 

宋代像唐代一樣，權力中心位在北方，被貶謫的官員絕大部分都

被貶放至南方，雖然宋代南方的經濟文化已經愈趨繁榮，但在時人的

觀念裡南方仍然是窮惡且落後的，尤其嶺南更被認為是極惡之地，因

此被放逐到嶺南被視為是與死罪同等的罪責。「嶺南水土，春最惡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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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出之日，咸謂介若至彼，必無生還之理。」 20因此在貶謫詩人的詩

中常自稱「北人」，北方在貶謫詩中亦時而成為帝都的代稱，如：宋庠：

「寂寞南朝寺，徘徊北顧人。」范仲淹：「北人情況異南人，蕭灑溪山

苦無趣。⋯⋯目昏耳重精力滅，復有鄉心難具陳。」 

作為文化、權力核心所在的帝都，是一種已被社會價值化了的「地

方」（place）21，它不再只是一個地圖上單純的空間座標，而是被意義

化了的特殊符碼，對士人而言，帝都是他們完成自我實現的功業空間，

是安頓自我生命最高價值的所在，海德格在＜築居思＞一文指出：人

類真正的棲居困境其實並非在於無家可歸的現實層面，而在於無家可

歸的心靈狀態。如果人類尚不能確認出本身的位置，他便無法根據這

個位置設置一個能讓生命自由棲居的空間。而貶謫詩人這種被擯棄於

權力中心之外的傷感較無家可歸的失落感外另外多了一重「自我價值」

被毀棄的挫折感，因此貶謫官員往往表現出對帝都強烈的渴慕之情。

像宋庠在： 

臣某誠榮誠懼，頓首頓首。竊念臣嚮辭宰政，出布藩條。專處

外以首公，顧還朝而絕望。周旋三任，首尾八年。終微樹化之

方，可稱惟良之歎。22 

貶謫詩作中也常流露這樣的觀點，如：梅詢的＜吳興道中＞：「行

行頻北望，戀闕意拳拳。」宋庠的＜初憩河陽郡齋＞：「雪擁承簪髮，

丹藏戀闕心。」宋庠：「樓船法從年年盡，借問孤臣何歲歸。」「去國

倏三歲，頗知歸思紛。南心曉城鬥，北眼普樓雲。」可說對帝都的懷

念及渴慕幾乎無時無刻不盤旋在他們的心中。 

（二）對家鄉的懷念 

 
2 0另外余靖：「伏念臣昨於慶曆中，自知制誥分司南京，於韶州居住。是時蠻賊

唐和走在嶺表，己有臣僚言臣得罪，不合令居嶺南，尚賴聖朝含容，免臣遷徙。」 
2 1  「地方」是被每一個個體視為：「一個意義、意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；一個動
人的，有感情附著的焦點；一個令人感覺到充滿意義的地方。」而對「地方」

的認同，即稱作「地方感」（ s e n s e  o f  p l a c e），地方感是在歷史的特殊情境下，
個體和社會之間不斷過證中所形成的。任何活動的參與，都隱含了一個人連續

性構成和再構成的地方感。「地方」（ p l a c e）這個詞彙，在論述中，亦可被譯作
「場所」或「地點」。是經由人的居住，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，以及群

體的認同感的建立而轉化成的、具有特殊意義的空間。＜結構歷程和地方──

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歷程＞，《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》，  
2 2  《全宋文》卷四二六，頁 6 8 8- 6 8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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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士人而言，陌生土地帶給他們的是雙重的，除了失卻自己建功

立業的舞臺外，亦遠離了自己生長的家鄉。身在帝都時建功立業的志

向可以沖淡鄉情，然而一旦被罷官遠逐、抱負難伸，面對異地山水，

思鄉情緒便不免油然而生。中國古代屬農業社會，「安土重遷」的傳統

觀念根植於人心，《易‧繫辭上》：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；安土敦乎仁，

故能愛。」《禮記‧哀公問》：「不能愛人，不能有其身；不能有其身，

不能安土；不能安土，不能樂天；不能不能樂天，不能成其身。」因

此除了帝都之外，家鄉便是最令貶謫詩人懸念之處。當回歸帝鄉既不

可期，貶謫每易興起返鄉歸田的歸隱念頭。 

家國既遠在千里之外，對家國的懷念便只能寄寓在回憶的心靈圖

景之中，而心靈圖景的再現往往須藉著「登臨遠望」的動作來觸發，

登臨遠望也是中國文學裡常見的書寫主題之一，這一「望」字裡包含

了複雜的情感，清人張玉穀在《古詩賞析》中評樂府古辭《悲歌》：「惟

其欲泣，所以悲歌；惟不能歸，所以遠望。」「望」就成為身在異鄉的

遊子重要的情感慰藉的一種類儀式性行為，「在現實生活中，姿勢是表

達我們各種願望意圖、期待、要求和情感的信號和徵兆。」23透過「望」

的動作得以消解主體身在異鄉的陌生焦慮，如宋祁的：「久之成悵望，

西北認皇都。」「白髮光陰誠可惜，五年搔首望長安。」王禹偁的＜望

日臺＞：「憑高聊寫望，孤懷念鄉國。長安不可見，但對金烏赤。」陳

堯佐的＜赴潮陽倅＞：「沈醉猶難別帝州，滿城春色重淹留。公閑預想

消魂處，望闕頻登海上樓。」然而極目遠望，視線終有所阻，只能藉

由揣想來獲得心靈上的慰藉。像宋祁的＜和登山城望京邑＞：「山川不

可見，蔥鬱凝神縣。紫氣抱關迴，玉鬥侵城轉。負羽長楊獵，拄鐘平

樂宴。高冠照華蟬，英俊皆比肩。朝奏主父牘，夜召貢生賢。五侯交

薦幣，諸公亟為言。」便是由現實條件限制不可得見，轉而馳騁神思

懷想京邑的情形來抒發懷京懷鄉的感觸。 

（三）對景物的投射 

「興情」與「比德」是詩人在觀遊自然時的二種心理傾向，24「興

情」可說是文藝創作最基本的動力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‧物色》篇中

 
2 3  蘇珊朗格，《情感與形式》（臺北：商鼎文化， 1 9 91 年，頁 1 9 9。）  
2 4  柯慶明，《中國文學的美感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， 2 0 0 0 年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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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道： 

詩人感物，聯類不窮；流連萬象之際，沈吟視聽之區。寫氣圖

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，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25 

就體現了審美主體與客體二者互相影響交涉的關係，人一方面因觀物

而興情，另一方面也將自身的情志不斷溶入觀賞活動中，影響其觀物

的視點及觀感。 

「比德」則是繼孔孟後一項悠久的文學現象，從宋初以來，持儒

家清教的詩文革新倡導者們更企圖進一步以明確的道德標準為「山水

清音」定位。張詠在＜春日宴李氏林亭記＞，便把李氏之山水園林設

施與漢晉之「竹林誕放，金穀淫侈」區別開來，突出「安然與賢者遊」

是「志大而識遠」之事，符合儒道之「宜」，釋智圓在＜好山水辨＞中

則區隔出山水的「君子之好」和「小人之好」的不同。而在貶謫詩中

的山水遊賞，亦常常被冠上「道德」的深層意涵，如：范仲淹＜留題

常熟頂山僧居＞一詩中：「吾師仁智心，愛茲山水音。」其將「山水」

視為「仁智」的象徵，這也是儒家一脈相承的傳統，山水被引伸為某

種「道」與「志」的象徵。水在貶謫詩人的筆下往往進一步與屈原的

事蹟結合起來，而有了另一層滌淨身心、提昇德行的效果，范仲淹：「乘

此澄清間，吾纓可以濯。」這種滌淨有著更高的道德層面的意涵指涉，

將水之清與人之德相以比附，帶有一種警惕、提醒自我的道德意味。 

偏僻被棄之山水景物，更易興起詩人同病相憐的情感，產生一種

「移情作用」，故特別為詩人們所重視。此時，審美觀照不是主體面對

客體的感受活動，而是外射歷程，要自己內在感情投射到眼睛所感知

到的景物中去。王禹偁在＜庶子泉＞寫下：「物形固天造，物景不自勝。

泉乎未遇人，石罅徒流迸。」隱然有將自己的不遇投射到石頭身上。

而時代久遠而遭荒廢久置的景觀，更讓貶謫詩人覺得痛心與慨歎。「漲

溪者為誰，人骨皆已朽。我來尋故跡，溪荒亂泉吼。惜哉幽勝事，盡

落唐賢手。唯餘舊時月，團團照山口。」又如蘇舜欽的＜滄浪亭記＞：

「一日，過郡學東，顧草樹鬱然，崇阜廣水，不類乎城中。並水得微

徑於雜花修竹之閒，東趨數百步，有棄地，縱廣函五六十尋，三向皆

 
2 5  《文心雕龍譯注》（臺北：貫雅文化有限公司， 1 9 9 1 年 5 月一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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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也。」「予以罪廢，無所歸，扁舟南遊，旅於吳中，始僦舍以處」似

乎就將自己的仕途遭蹇投射為山水景物的「不遇」，而自身宛如這些山

水景物的唯一知音，哀嘆這些景物的「不遇」，也隱然在哀嘆自身的情

境，這在唐代柳宗元書寫＜永州八記＞時就流露出同樣的心境。 

除了將景物作道德的比附或自身境遇的投影外，另一方面還有一

種「登山則情滿於山，觀海則意溢於海」、暫時放下自我的情感而對山

水本身的自然形象直接作凝神的美感觀照。因此，自謝靈運以降的山

水詩，就充滿了「撫化心無厭，覽物眷彌重」對於山水的「游覽」、、

「顧望」、「迴顧」、「瞻眺」等等的描寫與表現。但這種觀看的過程，

卻不僅是「視覺」的，而且是「心理」的。同樣可以藉著這些景物來

滌淨機心、世俗煩擾、以及因貶謫帶來的挫折感與焦慮感。如，鄭文

寶：「每到新亭即厭歸，野香經雨長松圍。四簷山色消繁暑，一局棋聲

下翠微。」陳堯佐：「附郭水連山，公餘獨往還。疏煙魚艇遠，斜日寺

樓閑。繫馬芭蕉外，移舟菡萏間。天涯逢此景，誰信自開顏。」劉述：

「翠屏千疊水潺潺，一簇青鴛杳靄間。惜是晚年逢此境，瀑飛蘿磴終

難畫，龍蟄巖雲秖蹔閑。薄宦勞人無計住，可嗟歸去又塵寰。」，「雖

非吾土信云美」，雖然此地並非詩人念茲在茲、魂縈夢繫的家鄉故土，

但因其景色的清美與開闊，亦能使貶謫詩人暫時忘卻「塵寰」與「羈

網」之苦。  

 

小結  
 

時空是人藉以生存、認識世界與自我的依據，人類一切的理性和

感受活動，都必須在時、空的基礎上才有發展的可能。使個體能將活

動及經驗的認知納入一個有秩序、組織的結構當中加以理解，因此時

空意識亦反映個體對自我生命形態及存在價值的定義。  

從時空意識來分析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品，時間意識方面，由於

中國儒家抱持線性時間觀，在意識到時間不斷流逝的同時，也正意謂

了自己的生命逐漸消逝，當貶謫詩人因時間之逝而焦慮，其關注的焦

點並不僅止於對有限生命的憂慮，而著重於功業未成、身先老朽的感

歎，貶謫詩人亟欲在有限生命中自我成就，然而卻受到現實處境的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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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於是部分詩人進而思索時間與生命本質的問題，試圖消除對生命

之促的焦慮，達到心靈的安頓，此時的作品進而流露出一種哲理性意

涵。  

空間意識方面，貶謫詩人一方面亟欲在陌生的環境裡，建構確認

自己存在及歸屬感的建築指標，另一方面則對遠在千里外的帝京、故

鄉懷抱著永恆的眷戀之情。另外，貶所的山水景物成為詩人排遣公暇

的知己好友，詩人每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景物身上，產生一種「移情

作用」，使得筆下的空間景物因此都有了豐富活潑的生命感。  


